
不
夠
重
視

不
易
維
護

不
敵
暴
雨

露天文物保育露天文物保育
刻不容緩

暴
雨
前
􀰙
漢
霸
二
王
城
城
牆

暴
雨
後
􀰙
漢
霸
二
王
城
所
在
山
體
坍
塌

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在總結「720暴
雨對河南文物影響」時表示，從此次

防汛救災的過程來看，文物所在地領導重
視，政府主體責任和作用發揮得好，有專
門管理機構、專人值班值守的世界文化遺
產、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都能夠及時
搶險防護，而無專門管理機構和人員的市
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就無法及時發現和排
除險情，受災情況普遍嚴重。

漢霸二王城遺址 城牆坍塌大半
距離「720」大暴雨已經三個月了，通
往漢霸二王城遺址的道路仍舊被土堆攔
着，車輛開不進去。雖然遺址現在關閉整
修，但因為無人看管，土堆邊被「踩」出
了一條通道。「走過去太遠了，你可以騎
着我的馬過去，我還可以給你講講漢霸二
王城的歷史。」就這樣，香港文匯報記者
付了當地村民20元錢人民幣，騎着馬，從
土堆邊上繞過，進入了霸王城遺址境內。
漢霸二王城是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護單
位、國家第七批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霸王城城牆被雜亂的警戒線攔着，周邊
放了不少「前方危險請勿靠近」的牌子。
只見不高的城牆牆體已經坍塌大半，牆體
上有三個後人開鑿的壁龕，裏面擺放有霸
王等人的雕像，其中一個壁龕幾乎完全被
倒塌的土堆掩埋，霸王像上方的牆體凹
陷，周邊亦有裂痕。「下大雨那會兒，這

邊都沒人，國家已經派人來整修了。」
牽馬村民指着廣場上一個帳篷說，那就
是國家派來修城牆的人。只是，帳篷裏的
人不在。「平時也沒啥工作人員，這個地
方靠着黃河，現在不讓隨便動。」
牽馬村民已經60多歲，從小就在霸王
村生活，「前幾年要建公園，我們就遷
出去住了。遷出去之後也不種地了，靠
牽馬生活。」談起三個月前的大雨，他
依舊很感慨，「沒見過那麼大的雨，要
不是我們早從山裏搬出去，估計我們也
都有危險。」

鄭州文物局局長：土質文物保護是世界難題
鄭州市文物局局長任偉表示，在鄭州的
不可移動文物中，土城址、土遺址類佔
60%以上，這些土質文物最易遭受雨水侵
襲受損。「土城址、土遺址的保護是世界
難題，土城址、土遺址泥土經過急劇降水
的沖刷和長時間浸泡，在動水壓力和靜水
壓力的雙重作用下，穩定性受到很大影
響，抗剪強度、內摩擦角兩個指標急劇降
低，極易受到暴雨沖刷損壞。」

前記者：不必把文物保護想得過於複雜
漢王城和霸王城城牆完全是用黃土分層
夯實的，距今2,200多年歷史。一直以
來，漢霸二王城城牆就因受到黃河水的侵
蝕，僅剩不到百米。

長期關注河南基層文物保護的
一名前記者周健說：「漢楚爭
霸，這段城牆幾乎成了唯一的歷史
見證。這次鄭州大雨，裸露的黃土面對
超強暴雨根本沒有抵抗之力。這次暴雨
把這千年城牆沖得所剩無幾了。」
周健說，儘管漢霸二王城是國家級文保
單位，但在保護方面卻不盡如人意，「當
地政府想要在保護的同時進行開發，曾讓
企業參與，但因為黃河綜合整治企業退
出，這個工程成了半拉子（當地用語，意
指一半）工程，並沒有起到有效保護文物
的效果。」周健覺得，不必把文物保護想
像得過於複雜。「一塊有歷史價值的石碑
可能只需要一個堅固的玻璃罩；一個土城
牆可能只需要一塊塑料雨布為它遮風擋
雨。」

村民：修廣場不如先護好城牆
而如今，站在混凝土水泥鋪就的廣場
前，看着消失殆盡的土城牆，連牽馬的村
民也小聲抱怨了一句，「廣場修這麼好有
啥用，還不如先把城牆給保護起來，要不
然大雨也不會把城牆全毀了。」
任偉則表示，對於土城牆，整體包圍
式夯土加固更有利於土城牆的長久保
護，典型區段城牆和城牆斷面可
以通過修建保護棚方式進行展
示，兼顧城牆保護與文化展示。

「洪水來了，城牆塌了，印記沒了……」入秋後北方的強降雨，使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局部城牆

造成損壞，引發出眾多對全國同類文物保護深深的擔憂。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河南省鄭州市走訪部分受

災古建築發現，在暴雨中受損的不光是列入國家級、省級保護文物，部分低級別或者暫時未有定級的

文物更因為疏於日常維護而只能聽天由命。在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的當下，文物該如何保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李陽波 河南鄭州、陝西西安報道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查群在山西調
研古建築因災受損情況時表示，低級別、無級
別文物在水患中的損害有一部分原因是因地處
農村，疏於維護。「日常維護極為重要，哪怕
每年上屋頂勾個縫，打理一下，情況就完全
不一樣。」
文物專家表示，尚未定級別，並非意味着價
值不大，文物「無高低」。但在現實中，無級
別文物就像被「棄養的孩子」，任其自生自
滅。

保育無王管 古宅任人改
在鄭州滎陽的油坊村，有自清代前期
陸續建起的豪宅，雄偉的閣樓、渾厚的
牆壁令該村別具風味，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古宅大多還為私人所有。然而，同
在一個村子，古宅卻「不同命」。被評
為省級或者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就能有
資金定期維護，但沒有被評上的，只能
「自生自滅」。
50歲的秦先生家也是世代住在這樣的古

宅裏，只是到他這一代，他只用了堂屋一樓
的房間，二樓還有東、西樓都常年上鎖，
「沒人住，我也沒那個實力修。」而他家的
門廊已經變換了模樣，「1998年洪水的時候門
廊受損，只能重建了。」秦先生說，之前很多攝
影愛好者都會來他家拍攝取景，但是自從門廊換
成了水泥平頂，那些人就再沒有來過。
「這次暴雨把屋頂的瓦片沖掉了，木頭也都腐爛更厲

害了。」秦先生說，其實，油坊村的古宅所剩無幾，「解
放後流行平房，家裏條件好的都重修蓋了。」而他們家因為

條件不好則一直「倖存至今」。
「我也知道這是古宅，但我們也
沒有被評級，對我個人來說意義不
大。有條件的時候，還是想要重新
蓋新房。」
附近的高山鎮石洞溝村作為典型
的中國古村落，村內分布着不少明
清民居，多用石頭和青磚壘成。
這次大雨，村裏有近一半房屋受
損，有的甚至完全坍塌。當地村
民表示，有不少人早就搬出去住
了，不願再花錢修；而地方政府忙
於救災，也沒有錢來恢復重建這些
民居。

無獨有偶，位於鄭州鞏義的宋陵在此次暴雨中遭
受「洗禮」亦是因為規劃中的「宋陵遺址公園」一
直未付諸實際，而導致不少文物都裸露在外，任由
暴雨沖刷，兩三個帝王陵裏的石人石馬已出現嚴重
的風化現象。
宋陵被列為第二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包括
「七帝八陵」，南北長約15公里，東西寬約10公
里。北宋九帝中，除徽、欽二帝外，其餘七個皇帝
連同趙匡胤的父親，均葬於此。儘管是「國寶」，

但除了其中一座陵墓有專人看管，其他6座陵墓只
由地方文物部門僱傭村民，日夜看護。香港文匯報
記者回訪時，不少村民表示，當時根本顧不上宋
陵，本來那些石像就裸露在田地裏，任人撫摸攀
爬。
宋陵作為「國寶級」文物單位，當地亦曾表示要

建設宋陵遺址公園，但至今項目未落地。在周健看
來，文物保護不能等。不能「等錢來」、「等項目
來」才行動。「一旦遭受像720大暴雨這樣的天
災，文物被損就是不可逆的。不如在能保護的時候
盡量先保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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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難落地 文物受損不可逆

●●雖然漢霸二王城遺址現在關雖然漢霸二王城遺址現在關
閉整修閉整修，，但因無人看管但因無人看管，，任何任何
人都可以步行或騎馬進入人都可以步行或騎馬進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攝

始建於隋朝的西安城
牆是我國目前現存歷史
最悠久、規模最宏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
建築。西安城牆工作人

員張小姐說，西安城牆在建築之初，除
了一整套嚴謹的質量標準體系，同時更
特別注重城牆和牆面的防滲、防澇，構

築了嚴格的防排水體系。其中，西安城
牆排水系統最為人熟悉的便是海墁和流
水槽，一直沿用至今，現在依然在防洪
防澇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海墁是指城牆頂部的平面。清乾隆四
十六年（公元1781年），陝西巡撫畢沅
主持修葺西安城牆，為便於防止城牆受
雨水浸泡，先於海墁填夯0.45米厚三合
土，上面再鋪上2層城磚，並統一全城
海墁向內傾斜約 5 度，這樣，一旦下
雨，雨水會迅速導入城牆內側排水槽。

而流水槽則為磚石結構，每隔40米至60
米設置一處，附貼於城牆內壁，從城頂
直立達於城基，城下有滴水石，與溝渠
相通，雨水從城頂入吐水嘴，順槽而
下，至滴水石後再散進陰溝。挑水石槽
的修建，防止了城牆牆體因雨水浸泡而
塌毀。

汛前有準備 搶險有對策
此外，張小姐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

代開始，特別是在防澇方面，西安城牆

管理機構在逐年的維修過程中，形成了
完整的預防性保護體系，一方面管理機
構有完整的保養維護巡查機制，另一方
面，西安城牆建立了獨特監測體系，這
被認為是預防性保護中最關鍵的一環。
「西安城牆所有段，包括城門區域、馬
面區域，有八千多個遺址監測點。對應
環城護城河一帶，建立了二十四個地下
水位監測點。」每年汛期的動態數據，
都是為了確保汛前有準備，搶險有對
策。

西安城牆仍完整 設地下水位監測
��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私人古宅主人
可任意改建。圖為秦先
生重修的水泥門廊。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記者劉蕊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攝

●●文保工作文保工作
者定期檢測者定期檢測
城牆防澇等城牆防澇等
體系體系。。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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